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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16 孙强牺牲

我恢复知觉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现
场有点儿乱，院子里的战士们明显慌
了，他们叫喊着、飞奔着。一时间，我忘
了身在何处。当视听功能逐渐恢复后，
我感到后背和手臂一阵刺痛。我慢慢
坐起来，整个头颅像要炸开一般疼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一边揉
脑袋，一边努力回忆。

一个年轻战士蹲在我身边，扒拉开
压在我身上的砖块儿，晃着我的肩膀

喊：“首长、首长……”看着他冻得发紫
的脸庞和急切的目光，我猛然清醒过
来。我在战斗，战斗还没有结束。

宁志呢？我疯狂地寻找着宁志，只
看到两截儿被炸得血肉模糊的残腿。
我忙扶着那个战士站起来，低头检查自
己的身体，看到自己躯体完整，我才长
出了一口气。

小战士用袖子抹着眼泪说：“队长
牺牲了。首长，怎么办……”

队长？牺牲？小战士的哭喊声让
我又想起了宁志。

“宁志！”我一边喊一边四下张望，
终于看到了在离我不远的那两截儿残
腿下躺着的宁志。刚才我被残腿吸引
了注意力，居然没有注意到他。他睁大
眼睛望着天空，对我的叫声毫无反应。
我像被一个冰柱一下击中头顶，跌入无
底冰窖似的，脚下一软，差点儿跌倒。

我甩开搀扶着我的战士扑上去，将
压在宁志身上的两截儿残腿挪开，拍着
他的脸叫：“宁志！宁志！”我一边喊一
边朝他的颈动脉摸去，我早已被冻得僵
硬的手指已经感受不到他的脉搏了。

宁志的眼珠好像动了一下。我屏
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身边的
战士：“你看到他眼睛动了吧？”

小战士什么也不敢说，只是蹲在一
旁抽泣。我害怕是自己眼花了，死盯着
宁志的脸说：“有本事你再动一下。”

宁志的眼睛再也没动一下，我眼

前一阵发黑，几乎无法再支撑自己的
身体。我丧失了去验证他是死是活的
勇气，无论如何都坚信他还活着。我
冲身边的战士摆摆手说：“你帮我把他
扶起来。”

小战士抹了把眼泪，一个立正，说：
“是。”他走上前，一把将宁志拉起来。

宁志僵硬的身体站在地上，晃了两
下，终于靠自己站在那里了。

他，还活着。
我的眼泪顿时如潮水般涌出，上前

一把将他拥在怀中，说：“去你妈的，你
给老子装死！”

宁志一把推开我，跪在地上一个劲
儿干呕，伸出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那两
截儿残腿，厌恶地摆了摆手。

“首长。”小战士给我敬了一个标准
军礼。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使命和任务，
我看宁志八成是被那两截儿压在身上
的残腿吓到了，也没什么大事，便放下
心来，闭上眼深呼吸一下，转过身，说：

“现在什么情况？”
“歹徒除七人被俘外，其他全被击

毙，我方四人牺牲，其中包括孙队。”他
又用袖口抹了把眼泪，说，“受伤人数还
在统计。”

我来到孙强和郑勇的遗体前，抬头
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

如果不是郑勇果断地打掉那盏灯，
我方的伤亡数字不知还要上升多少。

如果不是孙强在千钧一发之际将

我和宁志推开，我怎么还能站在这里？
一时间，我陷入极度愧疚和悲哀

中，不知所措。
那个女人引爆的是自制手雷，它将

宁志右手无名指的第一截儿炸飞了。
我的背部也中了3个弹片，手臂多处受
伤，所幸都是皮肉伤，并无大碍，但是，
孙强和屋里的两个战士遇难，另外一个
战士的半边脸被弹片撕裂，毁了容。

宁志神情呆滞，在车上任由一个战
士帮他包扎断指，没有半点儿反应。

我带着其他战士在那个废弃的矿
场里搜出6台精密车床和十几台简易
车床。根据简单估算，如果没有外界干
扰、原材料供应充足、正常生产的话，他
们在半年内制造出的武器可以装备一
个步兵师。他们仿制的半自动步枪射
程在500米至800米，精度极高。他们
仿制的手雷，因为不计危险，所以引爆
时间、爆炸半径和爆炸威力完全根据制
造者喜好和其制造当日的心情而定。

我和宁志是幸运的，制造者在制造
那个手雷时，大概心情不太好，又或许
他们喜欢细水长流，装药量比较少，让
我和宁志捡了一条命。

那间屋子里的战士和救我们的孙
强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那个被毁容的战士参军不到两年，
还没交过女朋友。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严谨丢人了04

严谨瞟着高个儿女孩儿波涛起伏
的胸口，暗自叹息：唉，这哪儿都好，可
惜就是嘴太大了，嘴太大了呀！

那个女孩儿回头瞅瞅同伴，眼珠
子骨碌碌转了几圈，凑近严谨，用更
低的声音说：“那个……北京区号您
明白吗？”

“我打市话，不打长途……你……
你要用电话吗？”严谨被彻底搞糊涂了，
索性把手机递过去。

高个儿女孩儿皱起眉头似乎想瞪
他一眼，却是一脸憋不住的笑意，最后

一跺脚，转身跑了。
望着她的背影，严谨摇摇头，心想

这丫头该不是磕了迷幻药，以为在表演
地下党接头吧？还北京区号？不就是
010吗？

等等，010？010？严谨突然明白
过来，下意识地把大衣挡在身前。不管
他的脸皮平时有多厚，这会儿也热辣辣
地有了感觉。

女孩儿明明是在委婉地提醒他，他
的裤子拉链没有拉上！

除了高中时在心仪的女生面前把
篮球投进自家篮筐这档不便对人言的
郁闷往事，这都多少年了，他就没有在
异性面前这么丢人过。

尤其，那还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
异性。

严谨很生气。
他一生气后果就会非常严重。昨

晚参与恶作剧的人，无一例外都被他暴
捶了一顿，还被逼着发下毒誓：此事绝
不外传，谁敢外泄一个字，谁就得靠“伟
哥”度过后半生。

主使者许志群被揍得抱头鼠窜，嘴
里却还在嚷嚷：“严子，你小子甭没良
心，KK在这行里算得上顶尖儿的，多少
人眼巴巴瞅着就是上不了手，我可是专
门找给你尝鲜儿的……”

严谨有着专业级的敏捷身手，胖胖
的许志群哪里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摁
住了，严谨狠踹他几脚，说：“×你大
爷！谁他妈告诉你老子是只兔子？”

严谨猜得没错，昨晚和他同睡一
张床的果然是某酒吧的男公关，花名
KK。一想起那个小子水汪汪的一双
桃花眼，他就觉得浑身难受，还非常
恶心。

许志群挣扎着从沙发上一直滚到
地毯上，他本来就胖，此刻捧着胖肚子
笑得几乎喘不上气：“如今就流行这个，
玩小男孩儿，时髦，谁管你兔子不兔子
的？再说了，是不是……兔……兔子，
你说了不算，出去打听打听，北京城方
圆几十里谁不知道你好……哈……哈
哈……好这口……”

严谨一把将他拎起来，手势纯熟地
锁住他的咽喉：“说什么呢？再说一遍，
老子立马废了你！”

许志群立时呼吸困难，脸憋得通
红，开始拼命咳嗽。

眼看闹得过了，一个朋友赶紧上前
抱住严谨：“严子，手下留情啊！你这前
特种兵的身手，胖子哪儿是你的对手
呀？大伙儿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昨晚也
没发生什么事儿是不是？”

“你滚开！”严谨利索地拿胳膊肘撞
开这个朋友，依旧捏着许志群的脖子。

其实他手下一直悠着劲儿，所以
许志群还能一边咳嗽一边故意刺激
他：“你怎么不回家去说服你家老太
太？她不也相信这个？天天愁得跟什
么似的……”

一句话点到严谨的痛处，他扔下许
志群，叹了一口气。

关于严谨的性取向问题，坊间谣言
四起，他早已百口莫辩。谣言到底起于
何时，他已经不记得了，但起源他记得
很清楚。

一切都因为他名下的一个餐馆。
那是一个专卖海鲜的餐馆，有个奇

怪的名字——“三分之一”，位于天津塘
沽岸边一艘报废的邮轮上，外表看上去
并不起眼，里面却装修得精美而时尚。
对外号称每一盘上桌的海鲜，皆不会离
水超过4个小时，靠这个口口相传，餐
馆的生意居然好得出奇。

每年鱼汛期，不少北京人专门驱车
百多公里赶到塘沽捧场，一是为了品尝
当季新鲜的渤海海鲜，二是纯粹为了猎
奇。因为在“三分之一”里，从厨师到服
务生，清一色都是男性。尤其是在店面
上走动的服务生，都是干净养眼的年轻
男孩儿。

对男顾客来说，他们是一道奇异的
风景；对女顾客来说，他们是一杯开胃
的餐前酒。

这本来是餐馆的噱头，只是为了吸
引客人，照严谨的说法，“土包子才靠
女人露大腿吸引顾客呢！你看哪家高
级会所里有女招待？”可是这个噱头被
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加上严谨对
女色向来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至今
未婚，难怪关于他的某些猜测会越传
越离谱。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
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